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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

话说郑时听了张文祥发急的话，翻起两眼望着张文祥

的脸，出神了半晌。才一把挽了张文祥的手，走出花厅，

到一处僻静所在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以为这公文果是从四川

总督衙门里来的么？”张文祥惊问道：“难这公文也可以

假造的吗？”郑时叹道：“人心难测，你只想想：你我两

人在四川的声名，究竟谁的大些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一切的

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，知道我的人，自比知道二哥的

多些。”郑时道：“好吗。这公文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的名

字，别人和老四都没有提起。老四到山东的时日比我久，

何以四川总督就只知道有我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心里也

正是这们想，然则这公文毕竟是怎么来的呢？”郑时仍是

叹气摇头道；“人心难测，我不愿意说，说起来你也呕气，

我更呕气。你的性子素来不能忍耐，甚至还要闹出很大的

乱子来。”

张文祥急的跺脚道：“二哥简直不把我当人了吗？我

跟二哥这么多年，出生入死的也干了不少的事，何时因性

子不能忍耐闹过事？这几日我看二哥的神气，大异寻常，

好象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样，我几次想问，都因二哥说旁的

话岔开了。于今忽出了这桩意外的事，二哥还不肯对我实

说，不是简直不把我当人吗？”郑时握住张文祥的手道：

“你不用着急，我仔细思量，这事终不能不向你说，我悔

当日不听你的话，胡乱娶了柳氏姊妹同来，以致有今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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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你以为马心仪这东西是一个人么？说出来你不可气

忿，柳氏姊妹都被马心仪这禽兽奸通了，”郑时说到这里，

觉得张文祥的手，已气得发起抖来，即接着劝道：“这事

你就气死，也是白死了，且耐着性子听我说完了，再商量

对付罢。”

遂将那日在正房窗外所闻见的情形，继续述了一遍

道：“象这样来路不正的女子，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，

我只因平生好色贪淫，每遇女色，就不由得糊涂不计利害

了。我受报是应该的，毫不怨恨。只可惜你一个铁铮铮的

汉子，平时视女色如蛇蝎的，也为我牵累，呕此龌龌之气

了，我心里甚为不安。”

张文祥道；“二哥何必说这样客气话。我细细想来，

倒不觉得呕气。我与柳无仪名虽夫妇，实在和邻居差不多。

我一则因她是柳儒卿的女，她不知道我是张文祥，不妨和

我做夫妻，若将来知道了，她念父仇，则夫妻成为仇敌，

我送了胜命还是遭人唾骂。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，则

这种妇人的天性凉薄可想，我如何能认她为妻室呢？我既

明知是这般配合的夫妇，万不可能偕老，又何必玷污她的

清白，以增加她忿恨之心呢？二则因我练的武艺，不宜近

女色。当日为二哥与无非已结了不解之缘，使我不得不勉

强迁就，然直到如今，彼此都不曾沾着皮肉。二哥前日既

劝我那些言语，大约我对无仪的情形，也可以推测得几分

了。原不过挂名的夫妻，管她贞节也好，不贞节也好，我

越想越觉得犯不着呕气。还得劝二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

上，只思量将如何离开这禽兽下流之地。”

郑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四弟真是个有为有守的人，愧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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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读诗书，自谓经纶满腹，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人。你我

相交十多年，到今日才知道你有这般操守，我不成了个瞎

子吗？，你当日在船上说的话，我不能听从，不是个聋子

吗？我自从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见了那种禽兽行为之后，就

无日不思量离开此地，只因一时想不出相安的去处，所以

迟疑不能决。想不到马心仪就有今夜这番的举动，他是这

们一来，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原来的情

形既是如此，那么淫贼今夜这番举动，其本意不待说便是

打算借此将二哥和我撵跑，所以刚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

的意思来。我们到了今日，难道在此还有甚么留恋。只看

二哥的意思，就是这们不顾而去呢？还是想警戒这淫贼一

番再走？打算如何警戒他，我都可以包办。”

郑时道：“警戒他的举动，尽可不必。这种不体面的

事，我们极力掩饰，还恐掩饰不了，岂可再闹出些花样来，

自己挑拨的给外人知道。我若不为想顾全这点儿体面，早

已离开这里了。于今四川总督的公文，在我自己可以断定

是假的，而外人不明白这里面实在情形的，决不会猜疑到

假字上去。我若在此时悄悄的逃走，将来绿林中朋友，必

骂我不是汉子，只顾自己贪生畏死，不顾结拜兄弟为难，

没有义气。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谁还认这人面兽心的东西

做结拜兄弟。”郑时道：“这却不然。你我心里尽可不认他，

口里不能向人说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没有趣味。我当日不杀

他，反和他结义，并用种种方法，使他的功名成就，原想

今日借他一点儿力量，开你我一条上进之路。我平生不倚

靠旁人，倒也轰轰烈烈的干了半世，谁知一动了倚靠旁人

的念头，就没有一件适心遂意的事了。不但凡事都不顺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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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心思都觉不如从前灵敏了。”

张文祥道：“没有志气的人，每遇失意的时候，多喜

说颓丧厌世的话，二哥怎么也说出这些话来了呢？依我看

来，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，既决计走就走他娘，管甚么人

家骂不骂。绿林中人巴结官府想做官，就是应该挨骂的了，

我因不愿意再与那人面兽心的东西见面，趁今夜悄悄的走

了完事。且看他们这般狗男女，究竟能快乐多久。”郑时

摇头道：“此时已是半夜，离天明不久了，待走向那里去，

休说我不能和你一样穿檐越脊，如履平地。即算我有你一

般的能耐，也不情愿悄悄的偷走。你是与那公文无干的人，

趁这时就走，倒是上策。”张文祥叹道：“我若肯撵下二哥，

一个人逃走，岂待今日。二哥既是存心要来得光明，去得

正大，我也只好听凭二哥。”

二人正在说话，忽听得施星标的声音，二哥二哥的一

路从里面叫了出来。郑时连忙答应。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厅，

只见施星标一手擎烛，一手托着一包似乎很沉重的东西，

愁眉不展的向郑时唉声说道：“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

有旦夕之祸福。我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忽然会有这们一回

事。”张文祥接声叹了一口气，正待答话，郑时原是和他

握手同行的，忙紧捏了张文祥一把，抢着答道：“公文虽

是这们来，好在有大哥这般的靠山，还怕甚么。不过累得

大哥为我的事麻烦担风险，我心里终觉有些不安罢了，于

今是大哥教四弟来有甚么话说么？”施星标一面将手中的

包儿递给郑时，一面说道：“大哥口里虽不曾说甚么，只

是我看他脸色神气，也有很为二哥这事着急的样子。这包

裹是大哥交我送给二哥的盘缠纹银二百两。大哥说，他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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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要紧的话和二哥说，奈院里不便说话，教二哥且到鸿兴

客栈里停留半日再走，他改装悄悄的前来相会。”张文祥

忍不住问道：“与其白天改装到鸿兴栈去说话，何妨此时

到这里来，或教二哥到签押房去呢。”施星标道：“三哥不

知道大哥为这事担着多大的干系，必然是因在这里说话，

有多少不便之处，所以宁可改装到鸿兴栈去。”这时郑时

因伸手接那银包，不曾握着张文祥的手，听张文祥这么说，

很着急的抢着说道：“大哥思虑周密，不会有差错的，我

本当即时上去道谢。只因此时夜已深了，大哥白天事多，

恐怕扰了他的清睡。不过得托四弟转达几句话：公文上既

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只我一人避开，便可无事，家眷不

宜与我同走，我并不向内人说明。我将内人寄在大哥这里，

千万求大哥照顾。”张文祥见郑时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言语，

不由的气忿填膺，那里忍耐得住呢，逞口而出的说道：“这

何待二哥嘱托，公文上虽没有我的名字，然二哥既不在这

里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，无论去甚么所在，我始终跟着二

哥走便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只急得郑时不知要如何掩饰才好，幸喜施

星标为人老实，听不出张文祥的语意来。也接着说道：“三

哥的话不错，我们都是自家兄弟，二嫂留在这里，何待二

哥嘱托照顾呢。难道大哥还好意思不当自家的弟媳妇看待

吧？”张文祥又待开口，郑时连忙截住，说道：“话虽如

此，我拜托总是应该拜托的。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话，请顺

便说三弟为人疏散惯了，在此地打扰了这们久，于今也想

到别的地方走走。不待说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这里的，”

施星标道：“公文里面既没有三哥的名字，三哥何必走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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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咧？”张文祥道：“定要公文中有名字才好走吗？等到

那时，只怕已经迟了呢。”郑时惟恐张文祥再说出甚么话

来，急将手中银包交给张文祥道：“三弟不要说这些闲言

杂语，且把这银子收起来罢。我两人的盘缠都在这里，搁

在你的身边妥当些。”这们一来，才将张文祥的话头打断

了。好在施星标是个心粗气浮的人，听了也不在意，当下

就回身复命去了。

郑时见施星标已去，便跺脚埋怨张文祥道：“我的性

命，只怕就断送在你这些话上头上。”张文祥吃惊问道：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郑时道：“你听人说过强盗出于赌博，

人命出于奸情这两句古语么？寻常和人女子通奸，给女子

的丈夫知道了，尚且多有谋杀亲夫的举动。何况一个官居

极品，一个有罪名可借的呢？我就处处做作得使他不疑心

我已识破，还愁他不肯放我过去，故意发出言语来使他知

道，还了得吗？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二哥不要是这般前

怕龙后怕虎，为人生有定时，死有定地，杀了头，也不过

一个碗大的疤。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罢，他要了二哥的命，

我若不能要他的命，算我不是个人。”郑时急忙掩住他的

口，说道：“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说，就是为你的性子不好，

怕你胡闹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时候比了。

便是在四川，手下有那么多兄弟，也只能与不成才的县府

官为难，司道以上，就不容易惹动他了。于今你我都是赤

手空拳，常言：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一轻举妄动，

便是自送性命，于事情无益，反遭了骂名。”

张文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益发呕气，只口里懒得辩论。

这夜二人等到天明发晓，就不动声色的走出了巡抚部院。



● 张 文 祥 刺 马 案 ●  

─ 7 ─

 

张文祥道：“我们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，还去鸿兴栈做甚

么呢？”郑时道：“不然。我原是不打算偷逃，才等到今

日，早走本十分容易，己到今日，他若没有杀害我的心思，

我用不着逃走。有心杀害我，岂容我一个人单身逃走？”

张文祥没得话说，跟着走到鸿兴栈。郑时与张文祥商议道：

“我仔细想来，你我命里，于妻、财、子、禄都是无缘。

亏得当日经营了一个红莲寺，从此只好出家不问世事。我

在这里等着，你去街上买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，和长行人

应带的雨具之类，马心仪来过之后，我们便好登程。”张

文祥应着：“是”，带了银两出来，匆匆忙忙买了些东西，

连同银两做一个包袱捆了。忽然觉得有些心惊肉跳，不敢

多耽搁，回头向鸿兴栈这条街上走来。

离鸿兴栈还有半里远近，陡见前面有无数的人，如潮

涌一般的奔来，少壮的争先恐后，将老弱的挤倒在地，背

后的人又拥上了，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践过去。只挤得呼号

哭叫，登时显得纷乱不堪。张文祥看那些人面上，都露出

一种惊疑的神气。心里正想扯住一个年老些儿的人，问他

们为甚么这般惊慌逃跑。那些人跑的真快，一霎眼就拥到

跟前来了。张文祥向旁边一闪，打算让在前面的几个少壮

男子冲过去，再扯往年老的问话。谁知这一闪却闪坏了，

脚便还不曾踏稳，猛觉有一个人向胳膊上撞来。这一下撞

的不轻，只撞得张文祥头脑一昏，被撞的胳膊，痛的与挨

了一铁锤相似，两脚站立不住，一翻身就栽倒了。张文祥

心想：这东西好厉害，那来的这们大的气力，竟能将我撞

成这个样子。会武艺的人毕竟不同，便是躺下了也比寻常

人起来得快些，张文祥正待奋身跃起，就觉有人将他的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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膊挽住，往上一提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张文祥乘

势跳起身来看时，仿佛是很面熟的一个人，已撇开手上前

挤去了。

张文祥陡觉背上轻了，反手一摸，不见了包袱，不由

得着惊，暗想道：“难道连缠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么？”

再回头向地下寻找，那里有甚么包袱呢，随口骂道：“将

我撞倒的那个东西，一定是个剪绺的贼。怪道他那们重的

撞我一下，原来是有意来偷我包袱的。这包袱是我兄弟逃

命的盘缠，由你偷去了就是吗？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，把

我提了起来，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。”一面骂着，

一面不迟疑的折身追赶，喜得那人还走得不远。分明看见

他一手提了那个包袱，向前跑几步又回头望望，好象看失

包袱的追来没有追来的神气。只是张文祥走街边追赶，那

人只回头看街心的人，眼光不曾做到张文祥身上，张文祥

气得胸脯几乎破裂了，暗骂：你这不睁眼的小贼，怎么剪

绺会剪到我身上来了呢。紧追了几步，忍不住旋追旋喊道：

“唗，你抢了我的包袱，打算跑到那里去？你若是知趣的，

赶紧退我还没事，定要我追上，就休怪我不饶你啊。”张

文祥不是这们喊，便也罢了，那人跑得并不快，且不断的

回头，要追上还不容易些，这几句话一喊出来，那人听得

回头望张文祥一眼，两脚登时和打鼓的一样，急急的跑起

来了，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畅所欲跑，边跑边将包袱

照样缠在背上，这种气教张文祥如何能受，也就尽力量追

上去。两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风，顷刻便追到了城外，张文

祥只是追赶不上。又追赶了一会，看见前面有一个庙宇。

张文祥心里才忽然想起来了，原来这个抢包袱的人，便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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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日在街上遇见用胸膛抵住骡车不许过去的异人。因那

日这人的酒已喝得酩叮大醉，神情态度与今日大不相同，

所以见面但觉面熟。加以心中有事，一时竟想不起来。此

时看见了关帝庙，才将那日的事触发了。张文祥既想起了

抢包袱的就是那异人，心里倒不着急了，也不觉气忿了。

因为料想有这般大本领的人，决不至存心抢人的包袱，是

这般举动，必有原故。再看这人果然背着包袱，跑进关帝

庙里去了。

张文祥跟进庙门，只见这人已将包袱就庙门旁边的地

下打开来，取了一件新买的衣披在身上，一摇一摆的，低

头打量称身与否，见张文祥走来，也不理会。张文祥在江

湖上混了多年，遇了这种异人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当即上前

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前日从某处追随老丈到这里，原是要

听候指教的，因不敢扰了老丈的酣睡，以为在别处盘桓一

会再来，老丈必已睡足了。谁知在别处略耽搁了些时，回

头来老丈已酒醒出去了。今日难得老丈肯这们赏脸，特地

把我引到这里来，请问有甚么见教之处？”这人抬头看了

看张文祥，做了不认识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，你

既认识我，怎么骂我是剪绺的小贼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那

是我的两只肉眼不争气，因为与老丈亲近的时候太少，突

然于无意中遇着，一时想不起来。请问老丈，刚才那许多

人，为甚么都惊慌逃跑？”

这人说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，我有一个朋友初到山东

来。寄寓在鸿兴客栈里。我前几日去访了几次，都因去的

时候太晏，我那朋友出门拜客去了。今日只得早些起床，

等城门一开就到鸿兴客栈去，才和我朋友会了面，正是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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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彼此谈论得非常高兴。忽听得隔

壁房间人声嘈杂，满客栈都震动了，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

是甚么事，不看犹可，看时真险些儿反把我吓死了。原来

挤满了一客栈的兵，刀枪眩目，威势逼人，就在隔壁房间

里。据说捉拿江洋大盗。一会儿便拖出一个人来了，我看

那里象一个江洋大盗，分明是一个很儒雅、很漂亮的斯文

人，拖出来连话都没问一句，只怕姓名还不曾问明白，就

在客栈门口杀了。杀了那斯文人也罢，忽然那些兵又说逃

了一个，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间里搜查。是这般拿了不问情

由的就杀，你说谁不害怕，自然一个个都向外面逃跑。一

半兵在客栈里搜查，一半兵跟着逃跑的客追出来。过路的

人不知道甚么事，也吓得乱跑。我怕的最厉害，所以跑得

最快，不提防把你撞倒了，临时见财起意，取了你这包袱，

谁知你这们小气，拼命跟着追赶。”

张文祥知道事情不妙，心里和刀割一般的难过，表面

上仍竭力镇静着问道：“老丈可曾打听杀的那个江洋大盗

姓甚么？”这人摇头道：“杀的人那里是江洋大盗，是鸿

兴栈住的熟客，和现在山东的马抚台是亲戚。姓甚名谁虽

不知道，只是大家因他确实是一个斯文人，料定他死得很

冤枉。”张文祥听到这里，脸上不由得已急变了颜色，两

眼同时忍不住流下泪来，不知这被杀的是不是郑时？且待

下回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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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

话说这人见张文祥急得变了颜色，并忍不住流下泪

来，即做出惊异的样子问道：“难道杀死的是你朋友吗？

要你哭些甚么？”张文祥明知这人是个有来历的，其所以

有这番抢包袱的举动，是恐怕他回鸿兴栈去自投罗网，有

意是这般将他引出城外来，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，便不

再隐瞒了，随即向这人跪下，说道：“我早知您老人家是

异人，这番救我的盛意，我也明白了。你老人家既能是这

般救我，我和郑二哥在督抚衙门里面的事，不待说是了如

观火的了，于今我郑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兽心的淫贼手

里，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条报仇的路，我的性命可

以不要，这仇却不可不报。”这人忙伸手将张文祥扶起来，

说道：“泪眼婆娑的跪在地下，若给到这庙里来烧香的人

看见了，象甚么模样。”张文祥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一则

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二则因报仇心切，非求你老人家

指引，恐难如愿，所以不觉得跪下来了。喜得此地离城已

远，行人稀少，敢先请示尊姓大名？再述我和郑二哥来山

东的履历给你老人家听。”

这人冷冷的笑道：“你也毋须告诉履历，我也毋须通

报姓名。那郑时枉担了半世英雄之名，自谓经纶满腹，原

来也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将仇人的女骗做老婆。到今日

才身首异处，我已嫌他死的太迟了，你还提甚么报仇的

话。”张文祥听了，心中好生不快，若在平日见寻常人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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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批评郑时，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脸了。此时因知道

这人本领比他自己高，又是曾救他性命的，不敢不耐住性

子，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我郑二哥好色贪淫，确有应得之

罪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说，应该是这们不明白的死在忘恩负

义的马心仪手里。如果是明正典刑，死于王章国法，我有

甚么话可说呢？我报仇之念已决，至死不悔。”这人忽然

现出欣笑的样子来，说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是好一个义烈

汉子，这里为来庙烧香的必经之地，不便谈话。你将包袱

拾夺好了，随我到僻静地方商量去。”旋说旋把披在身上

的新衣脱下，交给张文祥。张文祥心里也就安慰了许多，

说道：“这衣我原是买给我郑二哥穿的，你老人家穿上既

合身，何不就将他穿上？”这人笑着摇头不做声。张文祥

知道他是表示用不着的意思，遂不多说。捆好了包袱，仍

旧驮在背上，跟随这人走出关帝庙。

到附近一个树林茂密的山里，各自就石头上坐下来。

这人先开口说道：“你决心替你郑二哥报仇，自是义烈汉

子所应当有的举动。不过你的力量有限，这仇只怕你一时

报不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寻常的仇恨，便是估量自己的能力

是否报得了。至于兄弟之仇，是顾不了许多的，那怕因报

仇送了性命，我也甘心瞑目，毫无怨悔。并且我看马心仪

那淫贼，除了官高势大之外，一点儿能为没有。我的本领

果是不济，但自问对付那淫贼，还勉强能对付得下。我只

要报了仇，便已完了心愿，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。”

说时气忿填膺的样子，两眼火也似的发赤。这人摇着手，

从容说道：“这些话不待你说，我是早已知道的。你报了

仇再死，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，没有怨悔。只是若你的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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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不曾报得，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，你甘心不甘心，

瞑目不瞑目呢？”

张文祥道：“我在淫贼衙门里住的时候已不少了，淫

贼果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就是满衙门的上下人等，

也不见一个稍有能为的人。衙门里的路径门窗，我都熟悉。

我逆料取这淫贼的性命，如探囊取物。”这人笑道：“谈何

容易，真是一相情愿的话。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护那淫

贼的人，本领比你高强十倍么？”张文祥不由得露出惊疑

的神气，问道：“是甚么人在暗中保护他？像这样的衣冠

禽兽，有大本领的人为甚么不杀他，反在暗中保护他？也

就大不分皂白吗？”这人道：“各有各自的交情，不能一

概而论。即如那个郑时，据我们看来，不过是一个贪财好

色之徒，这回被杀得一点不委屈。而你却不顾性命的要替

他报仇，若旁人也和你刚才这一般的议论，不也要骂你太

不分皂白吗？究竟在这黑暗中，保护那淫贼的是谁呢？我

不妨说给你听，这期间有一段因缘，不仅你住在衙门里不

知道，就是马心仪本人也不知道，并且连在暗中身任保护

马心仪的人，都不知道。”张文祥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既是大

家都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这人微微的点头道：“自然有知道的人。我说出来，

你就明白了。马心仪的母亲，从小就欢喜斋僧拜佛。而马

心仪的父亲，却是一个毁僧骂道的人。这日忽有一个年约

二十零岁的尼姑来马家化缘。马心仪的父亲不在家，他母

亲因这尼姑生得端庄齐整，说话很在道理，就留在家中攀

谈。不料一时天变，雷雨交作，尼姑不能作辞，他母亲便

留歇宿。想不到马心仪的父亲回来，见尼姑生得貌美，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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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起了邪念。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，想勒逼成奸。那尼

姑在危急的时候，亏得马心仪的母亲来了，夫妻大吵了一

场，他母亲将私蓄布施给那尼姑，亲自陪尼姑坐到天明，

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节操。那尼姑是谁呢？当时没有名

头，无人知道，就是如今人人钦仰的沈栖霞师傅。沈栖霞

因那回在马家受了侮辱，险些儿失身匪人，遂自恨身体孱

弱，没力量抵御侵凌，一转念之间，便决心访师学道。到

现在修炼了五六十年，已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。事情虽

隔了五六十年，然沈栖霞总觉得受了马心仪母亲解围和布

施的好处，应该报答，无奈没有机缘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推

算得是报答的机会到了，特地打发他在襄阳柳仙村收的两

个男徒弟，到此地来暗中保护马心仪。他这两个徒弟的道

法，虽不算高强，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，寻常人无论有多

大的能耐，也休想敌得过他。”

张文祥问道：“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纪了

么？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？”这人点头道：

“两个的年纪差不多，都只二十多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张文祥将日前遇着挑豆腐担少年打狗的话说了。这人笑

道：“你自问是他的对手么？你所见的这个，年纪比那个

略小些，本领也还不及那个。两人每夜轮流值守在马心仪

左右，岂容你去寻仇报复。”张文祥诧异道：“这就奇了，

马心仪今日才杀我郑二哥，我因他杀了我郑二哥才存心报

仇，这是顷刻间的事，如何沈栖霞师傅早已打发人前来保

护呢？”这人笑道：“这倒毋须惊讶，我既受人委托，前

来略尽人事，只得老实说给你听。你于今虽不认识我。我

在几年前，却久已认识你了。我这番是受了你师傅无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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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的托付，特地前来救你的。就因知道你在激于义愤的时

候，必不顾利害，去寻马心仪报复。沈师傅的两个徒弟，

只知道保护马心仪，他们并不明白你为的是甚么一回事。

你是这般把一条性命送在他们手里，岂不冤枉？”张文祥

忽然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出受了我师傅托付的

话，就知道必是孙耀庭师叔无疑。”著书的写到这里，又

得趁这当儿，将这个孙耀庭的来历叙述一番了。

说起孙耀庭，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侠。他是浏阳县人，

因小时候生了一满头的癞疮，浏阳人都叫他孙癞子。他的

历史，若说给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听，不待说必叱为完

全荒谬。就是在下是个极端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人，

当日听人传说孙耀庭历史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稽

之谈。直到后来阅历渐多，才知道孙癞子的事，绝对不荒

谬，而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，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

事为荒谬的，那才是真荒谬。

闲话少说，却说孙癞子生长在浏阳一个极贫苦的人

家。当他四岁的时分，浏阳地方遭瘟疫，孙癞子的父母同

时染疫死了，只丢下一个伶仃孤苦的孙癞子，吃没得吃，

穿没得穿，还亏了地方上人凑了些钱，将孙癞子父母安葬

了。孙癞子长着一头的癞疮，龌龊得臭不可近，也没人理

会他，他父母在日建筑的两间茅屋，不须多少时日不修补，

便不能住人了，孙癞子也懒得在茅屋里居住。白天到乡村

人家乞食，夜间或是灵官庙，或是土地堂，随处找一个可

以藏身的所在安歇。是这般流落了两年，他有十二岁了。

一日乞食到一处大作田人家，那家主问了问孙癞子的身

世，便向孙癞子道：“你愿意讨饭吗？”孙癞子道：“谁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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